
假如歌词脱离了音乐，它将以什么样的面目存在？著
名歌词作家张藜先生曾说过：“我把歌词当诗写。”歌词作为
能唱的诗，既有别于书面化语言，又不能缺乏诗意。这个道
理虽被普遍认同，把握起来却并不容易，尤其是弘扬主旋律
的题材，比如“中国梦”歌曲创作，参与范围广、作品数量多、
推广力度大，目前正从宏观的、笼统性的表述向具体的、细
微的，更为老百姓喜闻乐见的领域拓展，产生了《光荣与梦
想》《天耀中华》《不忘初心》《新的天地》《赞赞新时代》《我和
2035有个约》等优秀作品。但我们也要看到，能引起社会普
遍关注和共鸣的弘扬主旋律的歌曲并不多，与人们对“高
峰”作品的期望仍有差距。而通向艺术高峰的重要途径，就
是注重和加强歌词的文学性。茅盾文学奖获得者迟子建对
文学创作有过四个方面的建议，我想，这些对歌词写作也完
全适用。

一是有情怀的写作。怎样理解中国梦“国家富强，民族
振兴，人民幸福，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丰厚内
涵？不能仅仅停留在口号化、公式化的表达，应当有人文关
怀精神。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对于梦想，唯一以歌词荣获诺贝
尔文学奖的鲍勃·迪伦，他的《答案在风中飘》这样写道：“一
个男人要走多少路，才能被称为真正的男人？一只白鸽要
飞过多少片大海，才能在沙丘安眠？炮弹要掠过多少次天
空，才能被永远禁止？亲爱的朋友们，答案在风中飘……”
歌词敏锐地把握了那个时代年轻人对于战争与和平的思
考，在基于观察力和热情的基础上提出直抵内心的拷问。
答案似乎难以琢磨，却又近在咫尺，引人跃跃欲试，不可放

弃自己的努力。
再如爱尔兰经典歌曲《是你鼓舞了我》：“每当我悲伤沮

丧时，心儿是如此倦怠难言。每当烦忧袭临时，心哦总是沉
重不堪。孤寂中我静静等待，等你出现与我稍坐倾谈。是
你鼓舞了我，我才立于群山之巅。是你鼓舞了我，让我踏
过风雨海浪。倚在你肩头，我变得无比坚强。是你鼓舞了
我，让我超越自我。”年近六旬的Martin Hurkens在街头
的演唱温暖了无数过往行人。那浑厚的男声让人深陷音
乐的深海中无法自拔。歌中的“你”，是抽象的也是具体
的，可以是苍天厚土，可以是亲密朋友，也可以是一位指路
的人，带领我们前行的人。

二是有酝酿的写作。歌词的产生，从灵感的闪现，经过
构思立意，到语言定型，是一个艰苦酝酿的过程。如果不经
历苦思冥想，见什么写什么，现炒现卖，作品就难有恒久的
艺术生命。

克明作词、额尔古纳乐队作曲演唱的《往日时光》便经
过了这样的审美积淀：“人生中最美的珍藏，正是那些往日
时光。虽然穷得只剩下快乐，身上穿着旧衣裳。海拉尔多
雪的冬天，传来三套车的歌唱。伊敏河旁温柔的夏夜，手
风琴声在飘荡。如今我们变了模样，为了生活天天奔忙。
但是只要想起往日时光，你的眼睛就会发亮……”歌中有
不曾磨灭的青春印记和冲动，怀念的是虽然贫穷却快乐的
生活，回想一起走过的冬夏，心头就会潮湿温热。我们在
追逐中国梦的路途上，从不缺少这样的故事和体验，每个人
最初的梦想，同样可以把它的实现过程真切地表达出来。

三是有深度的写作。歌词的立意要新、精、深。如果笔触

只在生活的表面滑行，只是大话空话套话的连接押韵，没有
灵魂在场，欠缺历史想象力和深入生命体验的语言搏斗，留
下的只能是一地鸡毛。

华阴老腔与谭维维演唱的《给你一点颜色》为我们提供
了一个突破瓶颈的样本：“女娲娘娘补了天，剩下块石头是
华山。鸟儿背着太阳飞，东边飞到西那边。为什么天空变成灰
色，为什么大地没有绿色……为什么鲨鱼没有了鳍，为什么
鸟儿没有了翅膀。……我们需要停下脚步，该还世界一点颜
色。”歌中写到了对青山绿水的渴望，也有乡愁的意味，但它
的思想内涵更深了一步，让我们认识到如何与自然和谐相
处，进而对大自然秉持敬畏之心。

四是有难度的写作。歌词不单纯是为了告诉人们一件
事情，而是要在陈述中有一种特殊的光辉呈现出来。这是
有难度的，不能误解“我以我手写我口”。只有避免一味地
平铺直叙，设置细部的安置和整体编织，才有可能诞生优秀
作品。

比如前些年火过的《南山南》：“你在南方的艳阳里大雪
纷飞，我在北方的寒夜里四季如春。如果天黑之前来得及，
我要忘了你的眼睛，穷极一生做不完一场梦。……南山南，
北秋悲，南山有谷堆。南风喃，北海北，北海有墓碑。”这首
歌的起句完全打破了惯常思维。南方怎么会大雪纷飞，北
方为什么四季如春？开篇有了这个悬念，自然会引起人们
倾听的兴趣。构置这个悬念不靠华丽的言辞堆砌，打开的
是深层次的意会感知空间。文学语言的魅力往往不在字句
的本身，而在词语之间产生的巧妙关联。这首歌的结尾是
节俭至极的大白话，尽显了苍凉中透出的丝丝暖意。这就
是我们常说的：白话并不白，白话有诗意。

总之，弘扬主旋律的歌曲在歌词写作中应避免常识性
的偏差，厘清政治和艺术功能的边界，跳出杯水风波，写出
大的境界情怀。祝愿我们的歌声乘着十一次文代会和十次
作代会的东风，展开文学和音乐的双翼，奋飞在新时代新征
程上。

我始终认为：戏剧是文学的一部分。没有
文学精神的戏剧只是一场“演出”。

我是从文学出发的戏剧工作者，从正式发
表作品算，已有40年创作经验，头几年以小说
散文创作为主，后30多年则以戏剧、影视剧本
创作为主。几十年的剧本写作过程中，我从没
停止过关于文学与戏剧关系的思考。我认为，
小说、诗歌和戏剧，区别在文体的不同和写作
技巧的不同，一如人们常说的：小说是叙事的
艺术，而戏剧是行动的艺术。在本质上，它们
都离不开“文学的精神”，即对人性的深刻独特
洞察、对人的境遇和选择的理解容纳、对人类
情感和精神的永恒关怀。

许多人会认为戏剧的文学性主要体现在隽
永的主题和富有哲理或铿锵华丽的台词上，结
果一些被称为“文学性强”的剧本往往是另一个
批评意见的婉转表达，即“缺乏戏剧性”，表现为
戏剧行动被大段台词和抒情场面所代替。实际
上，戏剧的文学性应该构建足以当众打开人物
内心世界的戏剧情境。通过人物的舞台行动完
成的人物塑造和主题揭示，是作者在遵循戏剧
创作规律的同时，以戏剧语汇通过人物命运和
戏剧场面揭示出的对人性的深刻独特洞察，是
对人的境遇和选择的理解容纳、对人类情感和
精神的永恒关怀。从《牡丹亭》《窦娥冤》《西厢
记》到《雷雨》《茶馆》，所有可能被写成猎奇故事
的素材，到了伟大的剧作家手里，都能凭着他们
对生活的深刻洞察和对生命的巨大悲悯，成了
不朽的传世之作。莎士比亚的戏剧与曹雪芹的
小说同样伟大，伟大在文学的精神上。

2014年我调入中国儿童艺术剧院工作，再
次进入一个全新的领域。在主抓剧院创作和自

己的实践中，我不断认识到，儿童戏剧更需要
文学精神的观照，因为孩子比成人更需要被触
摸到内心，更需要通过形象和情感的方式认识
世界，认识自己。

2015年我的第一部儿童剧《木又寸》搬上了
舞台，剧中主角是一棵银杏树。它因为美丽而被
人从大山里移栽到城市。告别山鹰和树伙伴，一
路上认识了柳树大姐、流浪猫和知了，认识了人
类，认识了火车、街道和公园，经历了拆迁、停电、
修路、挖湖……在人类的世界里经历着全新的生
命历程。随着这棵小树的每一次迁徙，每一次遇
见、告别和重逢，孩子会发现，这棵天真无辜，渴
望被了解、被理解，对世界充满信任也充满困惑，
容易受伤却不会诉说，常常陷于无助内心却充满
了爱的小银杏树，很像他们自己。而家长们则会
发现，这棵小银杏树经历过的身不由己的被动和
无奈，品尝过的有意无意的伤害，惧怕过的陌生
和孤单，忍受过的卑微和弱小，渴望过的被理解
和被尊重，体会过的离别之痛和相思之苦，感受
过的随波逐流的黯然和重燃希望的狂喜，简直就
是从没诉说出来过的自己……

这部由一位演员扮演14个角色，有一万字
台词的独角戏，不仅让中国的孩子和家长们全
神贯注地接受并留下了深刻记忆，甚至以字幕
的方式在国外演出也收到了相同的效果。成长
戏剧《山羊不吃天堂草》则是我根据曹文轩同
名小说改编的，主角是农村少年明子。迫于贫
穷压力，带着养家的责任，明子跟着师傅进城
打工谋生，在生活的艰辛和世态的炎凉中，单
纯倔强的明子不时被逼到人性抉择的悬崖边
上，在不断的自我拷问和两难选择中长大成

“人”，一个“大写”的人。曹文轩先生的原著

提供了极具文学精神的文本基础，即对底层人
群的巨大悲悯，而我恰恰接收到了这一点并将
之充分地转化成了戏剧的表达方式。

这些年，我笔下的主角无论是树还是昆虫，
写的都不仅仅是故事，而是人的情感和精神。现
实题材童话剧《萤火虫姐弟历险记》中，几个孩子

好心放生了一只萤火虫，这
只萤火虫在生命的最后时刻
生下了宝宝，故事由此开
始。在早已不适宜萤火虫生
存的城市，一对萤火虫小姐
弟侥幸存活下来，它们寻找
食物，对抗蚂蚁兵团，智斗大
田鼠，勇战毒蜘蛛，在被人类
过度索取的世界顽强地生存
着。而放生了萤火虫的孩子
们因为多了一份牵挂而不断
走进自然，从产生焦虑并开
始改变，最后又成了这对萤
火虫姐弟的拯救者。亲子音
乐剧《小蝴蝶的妈妈在哪
里？》的主角是只名叫蝶儿的
小毛毛虫，它没有见过妈妈，
可看到小喜鹊、小羊、小鸡都
有妈妈呵护，便萌发了找妈
妈的愿望。一样没有见过妈

妈的蚕宝宝们因为蝶儿的到来才知道，这世界上
还有个会拥抱宝宝亲吻宝宝的温暖的“妈妈”，也
充满向往。它们一起努力长大，期待见到妈妈。
后来，毛毛虫长成了小蝴蝶，蚕也变成了蛾子，它
们不仅长大了，自己做了妈妈，而且也走到了生
命的终点，它们终于明白：即使妈妈永远见不到

孩子，也一样是最好的妈妈。无论孩子在哪里，
都在妈妈的视线里，无论妈妈在哪里，都在孩子
的生命里……

剧本创作对文学精神的倚重是诞生一部好
作品的根本。中国儿艺近年创作的近40部作品
中，我与艺术家们都不断在剧作和二度创作上追
求着儿童戏剧中的文学精神，由此也带来许多新
变化。即将于年底与小观众见面的《极简创造》，
是中国儿艺第一部“没有剧本”的新作。舞台上，
来自垃圾堆的塑料袋、塑料管、海绵、木块儿，经
由艺术家们的想象而获得“生命”，形成海洋世
界、昆虫世界、动物世界和人类世界。虽然我们
把这个作品定义为“创意工坊”，但当我看到塑料
袋构成的小海龟跟爸爸走失，于紧张孤独中遇到
鳐鱼叔叔，马上快乐地玩起来……当我看到破旧
雨伞构成的奋力配合的“昆虫翅膀”，再三被“昆
虫的脑袋和身体”耍弄，愤而撂挑子罢工……我
知道，这个充满想象的没有剧本的作品依然是一
部戏剧！因为它拥有孩子们感同身受的“人物”
和“人物关系”，因为它可以令孩子们共情，因为
它可以不断地打动人心。

感谢《文艺报》的命题邀约，让我再次深入思
考戏剧与文学的关系。

作为六次七次作代会代表和本次文代会代
表，谨以此文祝第十一次文代会和第十次作代会
再次推动中国文学艺术创作的大发展、大繁荣。

没有文学精神，戏剧只是一场演出
□冯 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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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只手拨开芭蕉叶子，露出一双火辣辣的眼睛。”
依据梁信写在电影文学剧本《红色娘子军》里的第一行文

字，谢晋导演在上海戏剧学院选择了有着一双火辣辣眼睛的
祝希娟，她不负众望，出色地演绎了编剧笔下具有“打不死就
跑”的倔强反抗性格的吴琼花，摘得第一届百花奖最佳女演员
奖，成为新中国二十二大明星中的最年轻者。

2017年春节过后，在广州举行的梁信追悼会上，在吊唁
的人群中“露出那双火辣辣的眼睛”，年近八旬的祝希娟远途
而来，向这位创造吴琼花角色的编剧致敬。祝希娟老师告诉
我：“梁信追悼会没有多少电影人，但我不能不去，没有编剧创
造的剧本，我们演员演什么？”

电影不能脱离剧本。祝希娟演绎了演员不可忘记编剧。没
有梁信1957年到海南岛深入生活，用文学思维构思了洪常青、
南霸天等人物关系和戏剧冲突，尤其是吴琼花从女奴、红军战
士到党代表的性格成长故事，就不会有赢得第一届百花奖最佳
故事片的这部电影，也没有后来改编成的同名芭蕾舞剧。凭借
此片，梁信在卡拉维发利国际电影节上获得了最佳编剧奖。伟
大的剧作提供伟大的角色，伟大的角色促成伟大的演员。

“一只手拨开芭蕉叶子，露出一双火辣辣的眼睛。”
梁信用电影文学呈现式表达，使其成为经典电影剧本的

开头。这是我初学电影编剧的必修教材。说起来，我搞创作是
在吉林省军区边防部队，写曲艺、小品等演出节目。我和刘兆
林同在省军区学习班，他坚持小说创作成为著名的作家。我进
入长春电影制片厂，一头扎进了电影文学，如饥似渴地把长影
自1958年创办的《电影文学》刊物上发表的剧本通读一遍，电
影剧本的文学形态和表达方式在我脑库里开始形成。有些剧
本虽没有拍摄，但其动作性、戏剧性，画面感、节奏感俱佳，使
人阅读起来就像过电影一样，对话简洁、引人入胜，令人一气
儿看完。陈立德的《黄英姑》、岳野的《詹天佑》剧本，都是几年
后甚至几十年后才投入拍摄。那时《电影文学》刊发电影剧本，

不仅培育了很多作者，也吸引了众多读者。
电影剧本所以能阅读，其文学性毋庸置疑。贝拉·巴拉兹

在《电影美学》中指出：“今天的电影剧本已经不是未完成的草
图、尚待执行的计划书或一部艺术作品的提纲，它本身就是一
部完整的艺术作品。电影剧本像任何其他艺术形式一样，能够
反映现实，能独立地描绘出鲜明的生活图景。”“电影剧本已经
不再是一个技术性的附属品，像是屋子建好后就要拆卸的脚
手架那样：电影剧本已经成为一种值得由诗人来写作的文学
形式。甚至还是一种可以刊印成书供人阅读的文学作品。”

万物得其本而生。长春电影制片厂拍摄优质剧本成为新
中国电影的摇篮，吸引了国内知名作家为电影写剧本，留下很
多经典作品。张天民是电影《创业》的编剧，给我上的第一堂编
剧课就是带我去大庆油田深入生活。他说，拍电影就是拍“人”
和“景”，写剧本要手握两支笔：一支写散文的笔，一支写对话
的笔。剧作就是把人物放到典型的环境中，典型人物只有到生
活中去发现，发现特别的环境中的特别人物，才能创作出一部
特别的电影剧本。我在齐齐哈尔嫩江草原发现了人工孵化鹤
蛋并驯养丹顶鹤的场面，无边的苇草摇动晚霞落日，白鹤振羽
倒影在绿水红波中，牧鹤老人荡着小船悠悠，人鹤亲情滋生于
旷野之中。于是，我用散文的笔和对话的笔，写作了《飞来的仙
鹤》剧本，当人鹤共舞的诗情画意首次展现在中国银幕上，由
此我搭上仙鹤的翅膀步入为银幕写作的天地。

夏衍先生说，写电影剧本是一门学问。人物和冲突是电影
的灵魂。我创作了《辛亥革命》中的孙中山，构思《建国大业》
中的毛泽东，编剧《邓小平小道》中的邓小平……用电影文学
如何再现伟人的思想和形象？我感到除了电影必用的蒙太奇
手段、“晚进早出”的叙述方式，还必须用文学的光谱透视人物
的性格、关系、命运、情感，伟人也是人，确定主人公的目标后，
还要找到个人心理方面要解决的问题。越是非凡的人，越有
强烈的危机和压力。毛泽东在城南庄遭遇敌机轰炸；孙中山

被逼辞去临时大总统；邓小平在工
厂劳动，还要照顾瘫痪的儿子。
人，总是对困境中的主人公充满同
情，只有在困境中才能揭示人物的
意志和性格，这是写作电影必需的
文学性。

电影离不开文学的母乳，做电
影编剧要博采小说、诗歌、散文、戏
剧的优长，滋养着电影中人物形象
创作。为了提高自身的文学修养，
我大量地阅读小说、散文、戏剧，还
大量研究外国电影剧本和看外国
电影，从中汲取创作手段。当我看
到伊朗编剧阿斯哈·法哈蒂导演自
己的剧本《一次别离》，没有暴力和
色情，仅用32万美元拍摄完成，获得世界电影的声誉，没有高
成本，没有高科技，完全靠剧作的技巧，把日常生活复杂化，危
机和悬念螺旋性上升，真相始终不告诉观众，握在编剧之手，
剧本的人物关系和冲突成为征服人心的力量。原创电影剧本
很难，不仅要用文学思维去发现，而且要用电影思维去“发
明”，通过纸上的文字，从逻辑上来证明电影构思是否有效。凡
是观众叫好的国产电影都是剧本质量高的影片。当今，电影以
内容为王、创意制胜，第一轮较量就是优质剧本的版权。征服
投资制作者，吸引导演和表演者，还要经过国家备案，审查立
项。任何情况下，剧本都掌握着一部影片拍摄的钥匙。美国奥
斯卡奖设立原创剧本奖和最佳改编剧本两项奖励，足可见电
影剧本是电影产业的根本命脉。

电影不是原创作品，必须依赖原创小说和原创剧本，就像
著名童话中的人物尼尔斯，电影只有骑着文学之鹅才能飞行。
最近，我看到资深导演谢飞教授发表文章，回忆起1980年上

海电影局长、导演张骏祥先生“用电影表现手段完成的文学”
的讲话。他说：“时隔41年，我也想向今天的青年导演们再次
呼吁和建议：尊重电影的文学价值！尊重就是要学习、了解文
学、剧作的重要性，就是要让创作站在文学的肩膀上。”

求木之长者必固其根本。夏衍先生作为党的电影领导小
组组长，最早介入电影界，亲自操刀写剧本。特别是1949年以
来，党领导文艺创作，更加重视电影剧本的创作，创办了大量
发表电影剧本的刊物，造就和培养建立了电影编剧的队伍。近
年来，随着影视产业的高速发展，中国作家协会高度重视影视
文学创作，出台了一系列扶持政策，鼓励作家参与电影和电视
剧的创作。尤其是《中国作家》杂志创建影视版月刊，成为剧本
发表的园地。在此，我热烈祝贺中国作协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
胜利召开。在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中，必将涌现出攀登艺术高
峰的文学精品。还有那一双双“火辣辣的眼睛”期待着更具文
学价值的电影剧本出世。

电影就是尼尔斯必须骑着文学之鹅才能旅行
□王兴东

电影电影《《蒋筑英蒋筑英》》

花朵和果实 赵丽宏 作

“我把歌词当诗写”
□王晓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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